
1980年到《雨花》当小
说编辑的时候，我还是个未

成家的年轻人，一晃已隔了
二十七年。

我想我还是很适合当编
辑的。

我喜欢看作品，文革学校
停课，我就在家看了许多文学
书，不管是革命的还是 “黄

色”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
国的，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文学
理论的。我认为一个编辑重要
的是鉴赏能力，提高鉴赏力只
有看很多作品，这样才能对作
品的整体结构有所比较，才能
对作品细微的妙处有所发现。

我也喜欢写作品。进《雨
花》之前，我发表了四篇小说，
两篇发在《雨花》上，一篇发
在《安徽文学》上，一篇发在
《作品》上，都是短篇。那时刊
物少，发作品的人也少，在县
市一级，在报刊上发出一个短

篇来，便被人们称为作家了，
且作家的头衔很惹眼，而到现
在，就是发表四部长篇，也很
难当成编辑，也不会被人太当
回事。我认为编辑还是应该能
写作品，这样他对稿件作者的
用心会更有体悟。

进了《雨花》，在前后任
的主编顾尔镡、叶至诚的领导
下，在前后任小说编辑组长李
克因、李纪的指导下，我当了
七年编辑，感受颇多，慢慢地
发现要当好一个编辑还是很
不容易的。

因各种机缘巧合，《雨

花》一度在全国文学界影响很
大。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在

一起时谈的主要是稿件，一旦
发现了一篇好稿，也不管是主
编还是编辑都很激动，会议论
好长时间。那时还兴改稿，对
要用的稿子，编辑一般都会提
出一点意见，寄给作者，请他
改后再寄来。而重点稿子，特

别是头条稿，由编辑、编辑组
长、主编拿出意见来，请作者
到编辑部来改稿。我便接待过
来改稿的赵本夫，那时 《雨
花》属于省文联，办公地点在
省委党校里，赵本夫来就住在
编辑部对面的党校招待所里，

那一次见面后，延续了我们几
十年的交情。

我曾在 《雨花》 分管苏

北几个地区的稿子，后来又
分管过外地的稿子。那时规
定所有的稿件都必须回复，
虽然有的回复是铅印信。我
对文字好的稿件，还有构思
较有意思的稿件就是不用，
都会提笔回一封信，谈一下

我的看法。我本身是一个创
作者，知道作者看到编辑的
亲笔信，总是很高兴的，对自
己的心血有所慰藉。

那时我编过贾平凹、陈忠
实等名家的稿子，贾平凹总无
视稿纸的格子，字写得密密麻

麻的，但整齐秀丽。我还因稿
件，与胡玫与吴子牛多次联
系，这些影视界的大腕，当初
还在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学习，
但才气已露。

在担任编辑的同时，我发
了不少作品，有的作品经多家

选刊选载，并改编成电视剧与
戏剧，在文学界多少有了一定
的影响，差不多全国的文学刊
物都曾来约过稿。我清楚，几
年的编辑工作对我的创作是
极有好处的，我对作品的见识
广了，也深了。

七年之间有两年多，我去
了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与全
国一批冒尖的青年作家成为
同学，这期间，我的作品写得
多了，编的稿子也不少，毕竟
有同学的支持。

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回来，

很快我就调进了专业创作组。
调之前，后任主编的周桐淦对
我说，你留编辑部帮我吧，也
不会影响你创作。我很感谢他
的好意，但专业创作对我来
说，曾是一个最大的梦想，我
一个劲地朝着梦想奔去了。

然而编辑又何尝不是我
多少年中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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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雨花》第 4
期，发表社论《探求无罪

有错必纠》，率先给 1957
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
“探求者”平反，在全国
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为其后史学界的改正“右
派”的工作开了先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开始
深入人心。但在各个领
域，解放思想的程度不
一，思想观念也有差异，
特别是在文学界这一“重

灾区”，仍有一些人抱着
传统的习惯思维和陈旧
观念不放。就在十一届三
中全会前，一位“文革”
前的文艺界领导人仍公
开著文，说“文革”前的
“五大战役”(批 《武训

传》、批《红楼梦研究》、
反胡风、反“右派”、“文
艺整风”)都是正确的、必
要的；说“文艺黑线专政
论”不对，但“文艺黑线”
还是存在的；说“伤痕文
学”是“感伤文学”，倾向

不好；等等。文艺界尚未
得到彻底的拨乱反正。十
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
江苏省文联党组决定顾
尔镡同志担任《雨花》主
编，与副主编庞瑞垠同志
一起，办好《雨花》，拨乱

反正，迅速繁荣江苏的文
学事业。

顾尔镡同志上任不
久，于 1979年 2月春节
以后即和庞瑞垠同志和我
(时任《雨花》理论组组长)
一起，商量如何以《雨花》

为阵地，做好文学界的拨
乱反正工作。他说，贯彻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
针；要调动江苏作家的创
作积极性；要发表不同题
材、不同风格的作品；要批

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
文艺路线；这些方面都很
重要，都需要《雨花》把工
作做好。但他认为，当前
《雨花》的当务之急是给
江苏文艺界最大的冤假错
案“探求者”平反。拨乱反
正首先要拨这个“乱”。他

的想法得到庞瑞垠同志的
大力支持。于是，顾尔镡同
志要我写一篇社论公开为
“探求者”平反。当时，在

邓小平、陈云同志的推动
下，已开始对“文革”蒙冤

负屈的著名老一辈革命家
平反昭雪，但对“右派”提
出平反，还是1979年下半
年以后的事。中共江苏省
委也正在做平反“文革”
中冤假错案的工作，但还
没有来得及给“探求者”

平反。顾尔镡同志在1979
年 2月提出，率先给“探
求者”平反，是有一定风
险的。顾尔镡同志为什么
要我起草这篇为 “探求
者”平反的社论呢?原来，
我于1957年反“右派”斗

争中被错划为“中右”(准
右派)，受到留党察看两年
处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后，即在江苏省作家协会
工作。1960年，顾尔镡同
志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
在省作协办公室任主任。

在两年多共事的时间里，
他对我的历史和现实表
现、实际思想都有比较深
入的了解。他曾开门见山
地对我说过：“你的档案
我全都看过了。你对陈其
通等同志的批评 (指我刊

登于 1957年 3月 1日
《人民日报》上的《我对
陈其通同志〈意见〉的意
见》一文，已收入1997年
11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
大系·1949—1976文学理
论卷》，“反右”时我因该

文获罪)，没有错。现在你
到作协工作，仍要拿出批
评陈其通等同志时的‘说
大人则藐之’的气派来。
我看你现在精神状态不
振，‘夹着尾巴做人’。人
活在世上，就得堂堂正正、

气气派派地活着，该说的
就得说，该做的就得做，怎
能‘夹着尾巴做人’?”顾
尔镡同志的那次谈话，对
我震动极大。从此以后，我
力图改变自己，主动找工
作做，主动对作协的工作
提出建议，自己感觉又重

新站立了起来。其后，我调
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任指
导员，当顾尔镡、方之创作
的话剧《江心》受到错误
的批评，停排停演时，我和
他对《江心》仍有共识：
“不能什么题材都写阶级

斗争!”“文革”后我调回
《雨花》，他对我在 《雨
花》 的理论活动是满意
的，因此，他让我起草这篇

为“探求者”平反的社论，
并鼓励我：“放开手来写，

不要有什么顾虑!”庞瑞垠
同志也说：“先拿出个初

稿来，小样出来后我们再
一起推敲。”

这样，我以一周的时
间，从阅读当年有关“探
求者”的资料和批判文章

开始，逐步形成论点，最
后写出了 《探求无罪 有
错必纠》的为“探求者”
平反的社论。全文分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肯定“探
求者”在《启事》中主张：
“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

在探索”。“在建成社会
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
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
方面进行探讨”，经过实
践的检验，是正确的。第
二部分，对“探求者”当
时提出的艺术主张，认为

“纯粹是艺术中的是非问
题”，“我们应当通过自
由讨论，通过艺术实践来
解决这些是非问题。”
“把‘探求者’的艺术主
张和‘反党反社会主义’
捆在一起，并以此定罪，

是根本错误的。”社论的
第三部分提出，“我们今
天纠正和平反这个错案，
不只是为‘探求者’恢复
名誉，而且要从这一错案
中吸取教训，不让这样的
悲剧再在文艺界重演，从

而促进文艺界的安定团
结，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
会主义文艺创作。”社论
说：“‘探求者’ 的 ‘探
求’无罪，这就是我们的
结论。”顾尔镡同志、庞瑞
垠同志在对草稿作了某

些修改后，即在《雨花》
1979年第 4期公开发表
了这篇题为 《探求无罪
有错必纠》的社论。
《雨花》 对 “探求

者”的平反，产生了很大
反响。人民大学书报复印
社于1979年5月在《文

艺理论》上全文转载了这
篇社论。多家文艺报刊报
道了这一消息。(按：“探
求者”一案，1957年“反
右”时，姚文元曾在《文
艺报》 上著文对 “探求
者” 诬陷，成了文艺界

“反右” 时全国性的大
案。)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
李进同志同意《雨花》杂
志社这一率先为 “探求

者”平反的做法。中共江
苏省委也很快下达了为

“探求者”平反的红头文
件。接着，省文联党组决
定，除艾煊、叶至诚同志
原已调回省文联工作外，
又把“探求者”成员梅汝
恺同志、高晓声同志、陈
椿年同志调回省文联；建

议南京市将方之同志调
回南京市文联；建议苏州
市将陆文夫同志调回苏
州市文联；已在“文革”
时去世的曾华同志，则在
原单位平反昭雪。至此，
“探求者” 得到彻底平

反。“探求者”成员在新
时期为社会主义文学事
业都作出了相应贡献。

事后，我问顾尔镡同
志：省委还未给 “探求
者”平反，你怎么胆敢在
《雨花》 率先给 “探求

者”平反呢?他说：“我曾
长久考虑，江苏文艺界拨
乱反正，必须从为‘探求
者’平反开始。这一大冤
案不平反，拨乱反正云何
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
省委作出决定后我们才

动作，那要我们这些共产
党员干什么!思想解放，就
得敢为天下先!” 此言掷
地可作金石声。

今后，谁要写 《雨
花》史，《雨花》率先给
“探求者” 平反一事，应

写入《雨花》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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